纪念柳亚子太老师百岁诞辰
范志超
岁月无情地飞逝，诗翁柳亚子太老师逝世已二十多年了。今年是他百岁诞辰，苦我负疾，动脑艰难，只能略叙往事点滴，以示纪念。

我首先说明一下，我是怎样称呼他为“太老师”的？我的老师朱季恂是亚老的门生，侯绍裘老师是朱老师的高足，我又是侯烈士的学生，因此，柳亚老说：“你是实实足足堪称三传弟子。”他在建国初期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诗文中有“三传弟子范志超”云云，从此，我遵命称呼他为“太老师”。

我初次见到柳亚老是在1923—1924年期间，他到咱们松江景贤女子中学来参观访友，我们全班同学向他起立致敬，但没有机会与他接触和交谈。我真正认识“太老师”是在江苏省党部定居上海永吉里之后，由朱季恂老师介绍的。“太老师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文质彬彬，书生气浓厚，和蔼可亲。他见了生人不善言辞，为了避免他费力应酬，我未敢多领教，托词告别了。此后，我不断在他的革命诗文中了解了他，对他的崇敬日渐增长。

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，太老师情绪也有过几度消沉，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左派立场，并与宋庆龄、何香凝、彭泽民诸位先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尤其与何香凝、宋庆龄更为接近。他们居住在上海的时候关系甚密、经常在一起议谈国事，互通消息，有难襄助，同舟共济。有一次，宋庆龄患了急性盲肠炎，须住院动手术，奈何她手头无积蓄，万般无奈，只得向她的手足告急，要求暂借，想不到竟遭拒绝。“太老师”闻讯后着急万分，亲自登门与何香凝相商，七凑八拼，总算解决了问题。

我也难忘在南京紫金山举行中山陵奠基典礼的情景。西山会议派分子想趁典礼之机寻衅闹事，而当时江苏省党部的左派领导人柳亚子、朱季恂、侯绍裘等早有预料，他们一方面亲自率领群众参加典礼，另一方面提前一天由杨杏佛先生通知省党部，要他们保证不发生意外事件。但西山会议派口是心非，事先将打手埋伏于会场周围。当会议即将开始之际，打手流氓四出行凶，其中有一名打手跳到绍裘老师跟前要挖他的眼睛，气焰极为嚣张。我和杨杏佛先生此时正站在绍裘身边，见事不妙，一面抵挡一面拉起绍裘就跑。在奔跑中绍裘老师仍遭到暴徒的拳打脚踢，身伤投医。“太老师”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场暴行，痛定思痛，悲愤如焚，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右派与人民与革命为敌的叛徒行径，他立即誓言，表示：“革命必须进行到底”！我在这场斗争中也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，从此我对“太老师”的崇敬又有了升华，更坚信他是一位革命诗人。

“太老师”交友甚广，但敌我分明。对革命同志视如手足，情深意笃。他每当得知有人牺牲和遭到不幸总是十分悲痛，义愤填膺。经常写一些诗文来抒发悼念缅怀之情，仅举诗数首为证：

《黄花岗谒廖仲恺先生墓》

乱草斜阳哭墓门，从知人世有烦冤。

风云已尽年时气，涕泪难干袖底痕。

何止成名嗤阮籍，最怜作贼是王敦。

匹夫横议谁能谅，地下应招未死魂。

又如“4.12事变后的《三哀诗》”：

《哀朱季恂》

十载艰难呕血身，竟拼皮骨委劳薪。

如君早死犹为福，胜我江湖作浪人。

《哀张应春》

英绝眉痕故自奇，难忘病榻絮心期。

罡风吹堕华鬘劫，倘遣魂归后土祠。

《哀侯绍裘》

指天誓曰语分明，功罪千秋有定评。

此后信陵门下士，更从何地觅侯生。

1949年北平解放，“太老师”被毛主席邀请到了北平，住在“六国饭店”（当时的高级招待所），他的诗中洋溢着喜悦之情：

六十三龄万里程，前途真喜向光明。

在京的这段时间里他乐极纵情，不能自禁。整天忙于挥毫书写，要纸、要笔，最好一呼百应，将文房四宝统统拿来。他没想到解放伊始，千头万绪的政业尚待处理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们中还有衣履未全者。他每天一封信找我去帮他办事，我尽力之所及，在尽量不给公家增加负担和麻烦的情况下，把文房用品采购后送去，他总算满意了。即刻挥毫赋诗授赠于我：

侯张殉国朱长逝，生死难忘范志超。

党部甘陵久寥寂，羊城岷市更辛劳。

覆巢完卵身原幸，填海移山志未消。

此日相逢疑隔世，风云掌握属吾曹。

建国初期，“太老师”又向党中央提出要求，要由政府名义聘请我为他的私人秘书。一次，“太老师”应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的邀请，赴西山家宴，陪同去的有余心清、柳师母与我。饭后，“太老师”又向毛主席提出要我作他的私人秘书问题。我笑语：“敬谢不敏”！毛主席彬彬有礼地说道：“欢迎欢迎！唯我们还是包干制……。”事后不数日，上级尚未通知我，但“太老师”却急不可待，自发聘书给我，落款是“吴江一品大臣柳亚子”。我再婉言“敬谢不敏！”他就板起脸来说：“你一辈子呆在美术学院赏画？……”我一笑无语，他却气仍未消。“太老师”有时确是感情胜于理智，一时兴致往上升，便无法自制，但事后却能冷静下来，显得通情达理。我十分敬慕他这种光明磊落，直言不讳的性格。尽管如此，但我还不曾听到有人咒骂过他。

注：作者系柳亚子忘年之交，原在河北农学院，现已离休住松江。
